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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HU·RENWEN

东湖·人文 C3

■■ 倪俊龙倪俊龙

老底子的倪家浜老底子的倪家浜

平湖版

倪家浜自然村坐落在平湖市独山港镇海塘村村部
往东不到1公里的地方。明清两代属于黄姑坊（庄）；民
国时期是黄姑乡（镇）的湖田村；1958年 10月前属于黄
姑乡河田村，人民公社时河田与孙纪、大王等三村合并
为海塘大队（村），2009年12月，属独山港镇海塘村直到
现在。

倪家浜自然村落在东西走向的牛桥港（正名叫牛桥
港，俗称独山塘），又在鹳鸟窝大洋桥东边二三百米处朝
南进浜，呈L字状，全长约 600米，因在L转弯向东处过
去沿浜居住的都姓倪，故叫倪家浜。

倪家浜港南紧靠的是“马路”，这条马路在明末清初
时修筑，从乍浦直通金山卫，全长25.5公里，是过去沿海
唯一的一条驿道，担负着古代浙北沿海快马传递公文情
报、邮件、行军作战、物资运输等重要任务的战略要道。
在倪家浜L形转角处还设有哨棚，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
造结束后撤销。紧靠马路的南面是 1918年 4月始筑、
1919年 10月建成的“老沪杭公路”，也是沪杭两大都市
之间的第一条交通大动脉。同年10月10日沪杭公路通
车后，“马路”就逐渐废弃不用了。沪杭公路南百步则是
著名的千年捍海塘。

倪家浜作为自然村，形成较早。听我的娘娘（即奶
奶，人称“和尚婆婆”）讲：倪姓人家大概在清朝中晚期搬
迁来，倪家浜已经住了连她一代有七八代人了。但倪氏
到底从哪里搬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从诸暨搬来，有人
说是从上虞搬来，莫衷一是。小时听娘娘常说，我们家
的祖坟在“清水墓”，当时不知道清水墓在哪里。自从接
触文史工作后，特别是市政协委员中有个昵称叫“小农”
的，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网上给我传来了“当湖倪氏家
谱”的电子书，经过阅览，方知“清水墓”就在林埭清溪
桥。不久前，乍浦文友蔡幼玉又给我传来了李佳秋学友
的《独山乡贤倪承弼》一文，使我对平湖倪氏的历史有了
比较清晰的认识。

据我的考证，近代倪家浜氏族是从林埭的清溪桥搬
来的；远祖则源是山东邹城郳氏国，后省字为兒；加人字
旁为倪姓。汉代倪氏开始南迁；宋代靖康之难，两帝被
掳，北宋亡国，高宗南渡，倪氏先祖倪师道举家迁居杭
州，倪氏血脉开始在浙江土地上开枝散叶。元末明初，
倪氏平湖始迁祖倪保一从杭州徙入清溪里，即今平湖林
埭清溪桥一带。至此，平湖倪氏家族雏形初具，在这方
钟灵毓秀的江南富庶之地繁衍生息、门楣壮大。清代中
后期开始分支外流，到倪家浜也应该是这个时节。当
然，这不过是一种猜测，因为至今尚无这方面的史料可
循。

平湖倪氏一族，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迹可述，
但也有可圈可点的留存史料。现根据《当湖倪氏家谱》
《平湖县志》和李佳秋《独山乡贤倪承弼》所载资料综合
列举一二——

倪辅，字良弼，平湖倪氏七世，倪珣三子。据《光绪
平湖县志》载，倪辅为天顺八年（1464）进士，历任吏部主
事、湖广参政（注：《浙江通志》载为“湖广参议”，《苍溪府
君年谱》载为“湖广布政使”。而明代布政使、参政、参议
为三种不同的官职，参政和参议为布政使下属官员，分
守各道，分管其事）。倪辅为官处事有其先祖之遗风，不
慕名利，不图荣华，以廉律己，两袖清风，办事一丝不苟，
深受百姓爱戴，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处理得十分融洽，卒
于任上，葬在白洋口。学养方面，他自幼天资聪颖，过目
即能成诵，写作讲究创新去陈，著有《类剧题》、《稿献笑
存稿》。有妻潘氏。

倪壮猷，字华芳，平湖倪氏十一世，倪爌之子，在独
山建立倪氏宗祠，并撰文《倪氏宗祠记》。据《光绪平湖
县志》载，倪壮猷为隆庆四年（1570）举人，历任南直宜兴
县（江苏常州府下辖）教谕、江浦县（隶属于南京）知县、
南刑部主事、贵州佥事、云南副使等职。倪壮猷任职期
间，勤于政务，励精图治，政绩卓著。在江浦任知县时，
重启东葛驿以缓解差役行程劳顿，又修理对江河（今江
浦之城南河），消除水患；任贵州兵巡佥事时期，擒红苗
反贼贼首，万历三十五年（1607）又与诸多同僚捐俸修铜
仁土城，万历三十六年修杨继塘堡城；在云南期间，时值
当地政治生态恶劣，沐家目无法纪，百姓受其苦，敢怒不
敢言，倪壮猷严整法令，安定民生。晚年告老还乡，享年
84岁。著有《救浦救铜平苗平陇合集》。

倪宝璜，字渭生，号载轩，平湖倪氏二十世，倪炳南
之子，生于道光五年（1825）。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
举，历任川沙（今上海）厅同知、常州府督粮通判及知府、
道员加布政使衔、江南文武乡试监试官等职，其为官为
人都无愧于家风，曾受李鸿章、曾国藩器重。光绪元年
（1875）病故，终年51岁。著有《苍溪府君年谱》、《当湖倪
氏宗谱六卷》。有妻何氏，何绍瑾为其亲侄女。

特别是倪承弼，据李佳秋书友述说：倪承弼原名树
德，字容斋，号馥棠，又号苍溪，嘉庆六年（1801）举人，平

湖倪氏十八世（笔者注：《当湖倪氏家谱》记载应为十九
世）。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酉时（1780年 9月 10日
傍晚），倪承弼在独山仓基圩的倪氏老宅里出生。出生
前夜，祖父倪永钊曾梦见先祖倪辅送来一盘冠带，第二
天倪承弼就呱呱坠地，家中长辈大喜过望。作为家中长
子，倪苍溪自幼肩负着祖、考两辈的殷切期望，早早就展
露颖悟天资，树立追求功名的人生理想，渴望入仕、建功
立业、施展才能、造福天下百姓、为君王排忧解难。少年
时期的倪承弼聪颖善读、勤奋刻苦，在平湖当地小有文
名，在同龄人中更是佼佼者，可谓少年书生意气风发，既
踌躇满志又锐意进取。而后的考取功名之路却漫漫不
可期，北上南下，或为贵胄子弟授业，或辗转于各地书院
掌教，八度进京会试无果，一起进京赶考的同乡好友多
数都早捷南宫入词林了。

道光六年成了他人生的一道分水岭，这一年苍溪先
生四十七岁，他第九次进京赶考，终于以大挑一等（一种
科考制度，为的是让已经有举人身份但没有官职的人有
一个晋升的机会，由吏部根据考生的形貌和应对能力来
挑选，一等以知县用）步入仕途，先后在八城任职，兴学
校、开水利、擒恶贼、平冤案，任上兢兢业业，以造福百姓
为己任。百姓爱其如生父，每每调任，民众送行队伍长
达数十里，受其恩惠之地多有为他所建的生祠和树立的
丰碑。然而其为官近二十年，竟一阶不升；晚年接连两
度痛失爱子，得罪长官被迫卸任，寓居保定，不幸的是，
不久中风，引起偏废，以致步履艰难，多数时光虚掷于仰
卧之间，同时受到严重影响的还有他的说话能力，言语
蹇涩，回首此生坎坷，胸中郁郁之情难以排遣。道光二
十七年二月二十日辰时（1847年 4月 5日早上）痰气上
涌，终无力回天。卒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享年68岁，
葬于独山坊之磨字圩印墩头。同治六年入祀乡贤祠。

苍溪先生形貌魁梧，身手矫健，精力充沛，事必躬
行，几十年著述颇丰，刊行亦不在少数，有与施彦士合著
的《开垦畿辅水田图说》及《拓农馆诗文集》一卷、《五经
注疏》、《摘锦》等，可惜皆未能存世，甚是遗憾。

整个倪氏家族自元末迁入平湖以来，经过几百年的
生息发展，人丁兴旺，分支众多，在平湖境内外四处迁
居，且由于世代书香传家，家风浩然，清气环宇，故而文
人才子及登科及第者辈出，诸如倪钟醇（万历年间举儒
士经历，倪壮猷堂兄）、倪承裕（倪辅曾孙）、倪秉元（倪承
裕长子，崇祯庚午举人）、倪籥元（字府一，顺治己丑进
士，授湖广靳水县知县，倪承裕次子）、倪圣生（明末清初
人士，倪承裕之侄）等，另有诸多平湖倪氏名士尚不能佐
证他们与倪承弼世系的关系。

年岁更迭，抗战前，由于沿海地区比较富庶，大房子
比比皆是。倪家浜自然村落，从西到东一排房子，都是
砖木结构的落戗屋好房子。这些房子主人都姓倪，是一
个祖宗的传人，现在我还能叫得上名字的有荣生伯伯、
龙兴伯伯、保生公公、连生公公、补金伯伯、雪荣伯伯；叫
不上口的只记得他们小辈（我的同辈或上辈）名字的还
有倪阿根家，还有一户我们只知叫“阿婆”而不知其名的
孤寡老人，连上我家，当时倪家浜共有9户人家。

这9户人家经过抗日战争后，完整的房屋只有我家，
由此可见，沿海地区遭受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到何种程
度？十有九屋毁！我小时，还能从战火后的废墟上看出
当年倪家浜的繁华。特别是保生公公家，幸存的两间老
屋，地上铺着散发幽雅漆光的木地板，还有乡下难得一
见的一面有着一庹（庹，读音托，即两臂伸展的长度）多
长，长约1.5米、高约0.8米的巨大玻璃镜子，镶嵌在一个
雕有精美花纹的镜框里，边角渗出淡淡的黄斑，可见当
年房屋装修的奢侈程度。怪不得那时保生公公的父亲
良庆，当被日本鬼子放火烧屋后，在救火绝望之际，纵身
一跃，跳入火海，与爱巢同归于尽，化为灰烬。

抗战胜利后，沿海地区方圆几里，难寻一个大屋。
我家的老宅，主要得益于我荫继大大福山大大（即爷爷）
的搏命抢救。平湖沦陷时期，日本鬼子“扫荡”，多次点
火烧我家园，那时的福山大大身强力壮，当获知日本鬼
子又要来扫荡时，事先冒险躲在离自家房屋后不远处，

待小日本点火烧房后稍一走远，马上跑出来双手拎起一
对粪桶，从河里拎来河水，迅速把火扑灭，许多次都是有
惊无险。

后来日本鬼子为了筹措军费，到处开设鸦片馆盘剥
烟民。日本鬼子占领期间，福山大大精神空虚，恋上了
鸦片。当时在倪家浜吃鸦片的不止我福山大大，据我晓
得还有保公公等人都在吃鸦片。为了吃鸦片，福山大大
先卖掉田地，后卖屋上的瓦片，最后把东南舍间也卖了，
最终福山大大还是惨死在日本人的鸦片馆中。福山娘
娘（即奶奶）想尽办法、甚至把自己婚嫁时的全部金银珠
宝、首饰也当了，才从强盗头目“乌金魁”手中赎回房
屋。不幸的是，福山娘娘也没有躲过最后一劫，在一次
鬼子扫荡中，被日本鬼子从百米外一枪打死在田野里。

所以，解放后我家房子虽然不小，但只剩下一个空
壳落，还欠了三十石五斗米价的债。也正因如此，1951
年在评定阶级成分时，人民政府把我家评为贫农。

解放初，解放军南下部队的一个连部就驻在我家。
受部队指战员的心授口传，我父亲就在那个时候入的
党，成为黄姑本土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部队撤走后，
省钱塘江水利工程局在我家设立了盐平工务所独山段
工程指挥所，有好几位领导和工程师住在我家，就我晓
得的有湖南籍的老党伯伯工程师，他膝下无小，在我母
亲的撮合下，领养了本村落王姓的一个男孩。这个当年
的男孩两年前曾回来探亲访友，还特地到我家看看，向
我们介绍湖南家里的情况。1956年时我刚4岁，姐玉英
7岁、妹美英 1岁，我父亲就响应省政府的号召，毅然暂
别全家老少，奔赴“根治钱塘江水患”的工程第一线。到
1957年春夏之交，在“坚决收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政策
规定下，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度萎靡不振，有些社员闹退
社，“横是横，拆牛棚”，有人甚至牵走耕牛，有人还撑走
农船。在农村党组织和群众的要求下，我父亲又放弃吃

“皇粮”的机会，回到老宅，担任河田村高级农业合作社
主任，带领社员继续走互助合作化道路。当时情况复
杂，人心不古，为了恐吓我父亲，有人趁他晚上到乡里开
会的机会，戴着“鬼脸子”在半路上拦截他。曾有几次月
黑风高，父亲被他们推到了河里。幸亏有我妈暗中保
护，几次看见歹徒对我爸动手动脚时，我妈大呼“救命！
救命！”歹徒闻风而逃。

1958年10月，黄姑成立人民公社，我家又成为公社
大食堂所在地之一。大食堂解散后，我家又被当作生产
队队部和生产队仓库。所以从解放初起直到“文革”中
期，我们一家老少六七个人一直蜗居在西南舍间的三四
十个平方米里，不过倒也其乐融融，和尚娘娘成了我们
的保护神。

到了1958年初，为了支援新区建设，倪家浜有倪阿
根去了庙桥落户，倪祥龙、倪金祥伯伯去了新建的乡农
场。三年自然灾害过后，金祥伯伯回到了故乡，其他两
家则在新区扎根落户。

1972年，我大伯伯金寿第一个将属于他家的后埭房
屋拆掉，在旧居北面200米的河泥港上建了新房；尔后，补
金伯伯家搬到了倪家浜港南，阿康、云奎、保荣哥也陆续
迁到河泥港，金祥伯伯搬到了隔壁生产队。到1991年，仍
坚守在倪家浜的六户人家全部造起了新楼房。2019年
夏，村里出资把倪家浜浜梢整治一新，旧貌换新颜。

附录倪承弼的有关记述——
道光十六年（1836），宣化府衙门前传来击鼓鸣冤的

声音，原来是一位形容憔悴的鹤发老人，身旁还跟着一
位哭哭啼啼的少妇。他们一进大堂，“扑通”一声，双双
跪地，连连磕头喊冤，泪如雨下。这样的场景知府自然
是见怪不怪，询问堂下两人身份，原来是不久前因忤逆
罪而刚刚被押解到府衙大牢的蔚州小书生刘廷玺的内
眷和老岳丈。阅毕他们递交上来的状词，知府也察觉到
此案有蹊跷：刘廷玺的祖父不仅是蔚州巨富，更以孝廉
远近闻名，刘廷玺是嫡长孙，幼年失怙恃，是其祖父一手
培养的，是何缘由致使被控忤逆？考量片刻，知府当即
委派倪承弼前往蔚州（今河北蔚县）全权处理此案。倪

承弼接到命令后马不停蹄赶往蔚州，一到蔚州城内，便
四下打听刘家情况，探听到的消息跟先前了解的情况大
致不差，不过，有一些小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刘孝廉
人老年迈，耳聋偏瘫已逾多年，除了早逝的长子，还有一
个小儿子，在蔚州城的口碑并不好。凭借十多年断案经
验，这些年又耳闻目睹官场的种种内幕，倪承弼的直觉
告诉他，这个文弱书生十之八九是蒙冤了，也正如以往
的感受，他知道平反并不难，难的是“救一民而伤一
官”。怕惊动当地官员，倪承弼轻车简从，亲自登门造访
刘家，在刘老孝廉病榻前出示控词，老人家才知道自己
的爱孙竟然以忤逆罪被抓进了大牢，当场惊愕得说不出
话，一个劲地痛哭流涕。在倪承弼的安慰之下，心情才
稍许得到平复的老人家向倪承弼泣诉了刘廷玺的成长
经历。从小失去父母的刘廷玺勤奋好读，孝顺善良，谦
逊有礼，从未忤逆过自己，而后刘老孝廉更跪求倪承弼
帮爱孙昭雪。倪承弼拿到刘老孝廉亲笔书写的撤诉状
后立马赶去蔚州县衙，在刘老的亲笔文字面前，先前办
理此案的官员只得承认是收受了刘廷玺叔父的贿金，为
的就是私吞家产。至此真相大白，倪承弼立马作出裁
决：释放刘生，严惩恶叔及相关人员。出狱后第二年，刘
廷玺一举考中秀才，进入县里的学校学习。倪承弼正直
正义，秉公办案，使得这场冤案得以昭雪，不仅做到了惩
恶扬善，还拯救了一个年轻优秀的人才，在当地百姓间
广为流传，更有甚者，还有人将这段真事改编为传奇沿
街卖唱。

倪承弼在近二十年的为官生涯里，先后调任八城任
知县，每到一处，查访探究，必平冤案，这样的事迹不可
胜数。

除了为蒙冤者洗清冤屈，倪承弼还特别重视水利建
设。据记载，每次他出去办案，趁着间隙总会亲自实地
勘察畿辅地区的水利情况，有些县靠近河海，土壤比内
陆地区肥沃，适合开垦，他总结出一些解决办法，耗费数
年精力，和施彦士合作，以图文形式做成一本水利书。
他在怀来城任职期间，城外的大河水势凶险异常，来往
两岸的渡船常有覆没的事故发生，威胁出行民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倪承弼带头捐钱，在此河上造石桥，此桥坚
固，直到清朝末年依旧在使用。

清朝中后期，太平盛世已渐趋式微，除了此起彼伏
的农民造反，各地也不乏寻衅滋事的暴力事件。倪承弼
虽一介文官，却有胆有识有勇有谋。道光九年（1829），
已到知天命之年的倪承弼才卸任祁州知州之职，奉命前
往天津地区擒拿白粮帮的滋事水手。这是一伙已成亡
命之徒的无赖，行动前，他详细地听取了前方的报告，经
过缜密分析，决定乔装易服，亲自冒险深入虎穴，捉拿要
犯。最后，经过一番斗智斗勇，一共捉得十七名带头要
犯，全部依律严惩不贷，并且解散了白粮帮闹事余党，稳
定了当地的治安。

早在少年时期，倪承弼展露的天资就受到族祖倪铭
鼎的赏识，亲自带他到平湖林家私塾授读。在族祖的倾
心教诲和林氏的关照下，彼时的倪承弼在心中埋下了报
恩的种子。倪铭鼎寿终正寝后，倪承弼按照礼制亲自为
他料理后事。为报答族祖，几年后倪承弼为族祖的孙子
倪树基捐纳监生资格。对于林氏当年的照顾，倪承弼也
不忘回报，晚年时将林氏之孙林培丰带在身边，亲自教
导，不仅为他捐纳监生，还将继室的内侄女许配给他续
弦，为林氏延续血脉。在族祖倪铭鼎门下多年，自幼受
到的耳濡目染，让倪承弼决定将族祖的遗志作为己志，
在家赡养双亲时，他修整倪氏宗祠，潜心编纂倪氏宗
谱。即使自己考取功名之路并不顺利，他依旧矢志不
改，把教育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使命，先后前往扬州书
院、句容书院、如皋书院、长沙书院任教，即便在步入仕
途后因公务繁忙，虽不能亲自授课，他也会聘请名师传
道授业解惑，甚至会亲自参与评定考核，鼓励学生。

苍溪先生秉性仁厚，慷慨大方，面对因贫受困的人
们，无论是同僚前任、朋友同乡，抑或是柔弱书生，即使
他自己经济也相当拮据，依旧会不遗余力、尽心竭力地
提供帮助。道光十年（1830）调任束鹿县时，听说前任病
故后，家里入不敷出，家眷亲属无法带着灵柩回故乡，倪
承弼以一己之力负担起所有费用，不仅替前任还清债
务，还资助前任的家眷扶柩回故乡安葬。也是在这一
年，同乡的奚澄从新城县选调往广东任职，但其欠债三
百金，无法带家眷一起启程赴任。倪承弼听说后毫不犹
豫地慷慨解囊，帮忙还清债务，奚澄才得以带着家眷前
往广东。道光十五年（1835），怀来县（隶属于河北省）知
县因为丁忧辞官，倪承弼调补此职。十月抵任时发现这
位前任李大人还未启程返乡，细问之下方知他尚欠别人
钱财八百金，实在无力偿还，更没有钱回乡。倪承弼听
后立马替他还清了欠款，还把自己身上剩下的银子悉数
给了李大人。同为平湖乡贤的朱为弼在北京经济拮据、
艰难度日的时候，也是在倪承弼数年如一日地接济下家
境逐渐好转。倪承弼在西宁县（今河北阳原县，清时隶
属于直隶省宣化府）时，当时担任西宁县教谕的张鑅
（1792-1855）学识渊博、才高八斗，但是家境贫困，不能
赴京参加会试，倪承弼坚持要他参加考试，还把自己的
俸禄拿出来资助张鑅。张鑅果然也没有令他失望，当年
（1835）就一举高中进士，此后的人生中和倪承弼结成了
莫逆之交。诸如此类救人急难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倪承
弼常常在帮助别人后自己“饔飧不继”，但他在所不惜。
在他身上，“仁者爱人”的人文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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